
剧评

“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古人概括

的这种危机，在电影《神探大战》里有了现

代化的演绎：一群打着“神探”旗号的蒙面

年轻人，用以牙还牙的方式疯狂地展开复

仇，而他们信奉的“神探”虽有破案天赋，却

也是被医生诊断为有幻视幻听症状的精神

病患。

从影片的名字，到电影前 20 分钟快速

推进的情节，《神探大战》都在铺垫一场事

先张扬的对决，而且效果颇为成功。片名透

露的“大战”在所难免，而高效的叙事通过

“屠夫案”“魔警案”引出“神探案”，然后迅

速让三方“神探”交汇，在一路追逐与较量

中奔向最后的火拼。

追逐与较量中，各方“神探”背后的故

事也被巧妙地揭开，直到经过多重反转后

迎来最终的真相。

主角李俊（刘青云饰）曾是警界的传奇

“神探”，妻子去世后他出现抑郁甚至幻视

等精神病症，更大闹“魔警案”的新闻发布

会，后来被革职。他一边拾荒一边破案，将

天桥下当“办公室”，在桥墩及地面写满了

密密麻麻的侦查记录。一种强烈的情感愿

望推着他奔走：向女儿证明自己是神探而

不是疯子，让女儿回到身边。

一群蒙面年轻人自称“神探”，他们是

一系列凶案受害者的后人，也是疯狂的复

仇者。从天桥下看到李俊的破案结果后，他

们开始明目张胆地复仇，并以案件编号预

告下一桩，将一座现代都市拉回了野蛮的

原始社会。

第三方“神探”是方礼信（林峯饰）与陈

仪（蔡卓妍饰）夫妇，他们是警队新一代的

精英，作为主力在追查“神探案”，又和相关

案件有着不为人知的关联。

《神探大战》塑造的世界是疯狂失序

的，但刘青云以精湛演技塑造的主角李俊

犹如定海神针，将电影稳稳立住了。李俊是

一个复杂而立体的人物，他兼具天赋与疯

癫，是一个希望得到女儿认可的父亲，也是

一个虽然被革职但依然忠于职守、良知未

泯的前警察。当凶手的幻象对他说“人渣也

是人”，希望他能出手相救，李俊披上雨衣、

戴上头灯，蹬着自行车赶去查案并阻止犯

罪，就像堂吉诃德一样天真而勇敢。

对“神探”身份的执着，以及“我不会

错”的自负，又是李俊的偏执所在。可这世

上怎么会有永不出错的人？电影发展到后

半段，李俊推翻了自己对“魔警案”的结论，

只是为时已晚，打着“神探”旗号的那群年

轻人更为偏执，面对改变判断前来阻拦的

“神探”本尊，他们照样开枪，尽管对方根本

不是仇人。

“盲人”“瞎马”丧失的是生理上的视

力，偏执则让人只看到自己愿意看到的，造

成心理上的盲目，导致“一条道走到黑”地

步入深渊。偏执的人还更容易被人利用。电

影里的反派正是善于利用他人偏执的高智

商犯罪者，他迷醉于杀戮、混乱及邪恶，却

有着冷静的头脑与超常的耐心。他能用一

个小小的动作，误导调查的方向，也能花 10

多年的时间，缜密地布置栽赃陷害的陷阱。

涉及众多背景案件，牵涉多方立场，主

要情节集中在大约 20 个小时，《神探大战》

却能做到故事紧凑好看、富有深意，我们不

得不佩服集编剧、导演与监制于一身的韦家

辉。韦家辉是著名影视制作人，公认的“金牌

编剧”，也导演与监制过不少知名影视剧。他

担任主创的港剧《义不容情》《大时代》等，至

今仍令人津津乐道。电影圈更不用说，他与

杜琪峰携手打造的银河映像电影公司，早已

成为香港电影的一张耀眼名片。

善写“疯癫”型角色，也喜欢在类型片

里埋藏哲学思考等“私货”，这是韦家辉的

鲜明特色。《神探大战》之前，他作为编剧与

联合导演和杜琪峰于 2007 年推出了被影

迷奉为“神作”的《神探》。在那部电影里，韦

家辉就塑造了一个疯癫“神探”——陈桂

彬，同样由刘青云饰演。

虽然韦家辉强调两者很不一样，但对

比两部电影，寻找它们微妙的延续与互文

关系，不仅颇有乐趣，还能为解读《神探大

战》带来更多的视角。

强于编剧的韦家辉执导电影其实不

多，导演经验及功力远不及《神探》的主导

演杜琪峰。而杜琪峰稳健、冷峻的风格，在

《神探》里也有极佳展示。如果《神探》是以

静制动，张力十足；《神探大战》则是动到脱

线，有意识地“尽皆过火、尽皆癫狂”（注：电

影学者大卫·波德维尔对香港电影的经典

评价）。有影评人说，《神探大战》最大的优

点是没有杜琪峰。但换个角度，最大的缺点

也是没有杜琪峰。特别明显的一点是，编剧

韦家辉成功地让怀孕的陈仪出现在结尾的

对决现场，但如何让她的行动合乎情理，导

演韦家辉却呈现得挺糟糕。陈仪刚生完孩

子就跳海，游回来爬上船又投入枪战等，确

实容易让人挑毛病。

挖掘影片内涵，与《神探》参看也能丰

富对《神探大战》的阐释。

在电影《神探》里，幻象出现在“神探”

以外的人身上。他们的懦弱、贪婪、暴戾等

恶念或多重人格，都以具体的人来表现，是

“神探”眼里的“鬼”。“神探”执着的分别是：

别人有“鬼”，我不能有。电影结尾，他反问

自己，“我也是人，为什么要有分别？”并选

择了为保护新手警察而向“魔警”开枪。开

枪那一刻，分别与偏执都被打破。

到了《神探大战》，幻象围绕在“神探”

身边，他们是犯下相关案件的凶手，与“神

探”纠缠和共存。临近结尾，“神探”也对自

己发出反问，“人人都能变成怪物，为什么

我不能变？”但是，他选择了不开枪。李俊的

这个反问，也在追问一种分别：“人”和“怪

物”的分别。

从反派的立场，我们可以试着反推这

种分别是什么。在对决时，反派按照计划进

行收网，并说：“今夜之后，要么你是神探，

我是屠夫；要么我是神探，你是屠夫。”对反

派来说，重要的是结果以及它如何被记录，

为达目的，可以放弃人性的一切原则与底

线。如果说，反派的邪恶是“怪物”式的无所

不为，那么，李俊以不开枪坚持的是“人”的

有所不为，是对人性底线的坚守。

换句话说，放下自认为“我不会错”的

偏执，“神探”就不会存在；放下对仇恨的偏

执，“大战”也就不会产生。

电影最后一幕，身披黄色雨衣的李俊

看向镜面，镜像里那个人同样的着装，但帽

檐下显露出反派的面孔。它呼应了电影里

多次出现的尼采的名言：“当你凝视深渊

时，深渊也在凝视你。”这是一个开放式结

局，我更倾向于从乐观的角度去理解。它意

味着反派在李俊眼里成了清晰的镜像，完

成了心象上的剥离。这种剥离提供了审视

与反思的空间，让人意识到人性善恶并存

的复杂性，由此打破执念与自负，对自身形

成理性的认识与约束。

当然，我依然不敢说自己看懂了韦家

辉的这部《神探大战》。对决之后，李俊询问

陈仪，是否看到了那只怪物？陈仪说“看到

了”的回答，更像一种善意的谎言。对这部

电影真正的隐喻或内核，或许我的解读也

只是，“假装看到了”。

《神探大战》：
人性的偏执与救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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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动态

近日，为时代楷模黄诗燕立传的《燕啄红土地

——时代楷模黄诗燕》《时代赤子——黄诗燕》两部

新书，由湖南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全国新华书店

公开发行。

长篇报告文学《燕啄红土地——时代楷模黄诗

燕》是中国作协、湖南省作协和株洲市文联重点扶

持作品。该书从中共炎陵县委原书记、被中宣部追

授为“时代楷模”的黄诗燕去世前的工作场景切入，

书写黄诗燕 9 年如一日，深深扎根炎陵这片红色土

地，埋头奋战脱贫攻坚第一线，带领全县老百姓脱

贫摘帽，直至以身殉职的感人故事。全书文笔生动

传神，内容真实客观，以鲜活形象的细节刻画还原

了“时代楷模”黄诗燕踏遍红土地的扶贫足迹，也勾

勒出以黄诗燕为代表的基层干部群像，呈现了千千

万万基层干部为乡村振兴挥洒过的汗水印痕。

《时代赤子——黄诗燕》是学生版长篇纪实作

品。作者以忱挚的深情、感人的叙事和殚精竭虑的

表达，为小读者们真实、生动地再现了黄诗燕为了

炎陵人民早日致富奔小康而筚路蓝缕、鞠躬尽瘁、

死而后已的生命历程，使小读者们深切感受到黄诗

燕的智慧与才情、奋斗与拼搏、心血与汗水、亲情与

温暖、德行与风骨、品质与精神。

两部书的作者张雄文系中国作协会员、湖南省

作协报告文学委员会副主任、湖南省报告文学学会

副会长、株洲市作协主席。在写作过程中，张雄文先

后到黄诗燕生前生活与工作过的株洲市、炎陵县、

大源村等地，采访基层干部、脱贫群众以及黄诗燕

的亲朋好友等上百人。在 3 个多月的采访中，他积累

了大批文字、录音等资料，力求在写作中全方位真

实呈现黄诗燕为脱贫攻坚事业鞠躬尽瘁的感人事

迹，使黄诗燕留存于人世间的不仅仅是一串光耀闪

闪的荣誉称号，更是一个气血充盈、智慧儒雅、顶天

立地的“共产党人”。

战火中盛放的白绒花
于阴云之中见彩霞

——看红色经典剧情片《小花》有感
姜炜昭

世上有朵英雄的花

那是青春放光华

花载亲人上高山

顶天立地迎彩霞

绒花绒花

一路芬芳满山崖

不知你是否对这段歌词有印象，这是电影《小花》的主

题曲《绒花》中的一段歌词。如果说解放战争是一场浪潮，那

人民群众就是其中浪花一朵朵，置身于革命战火中的两朵

小花，她们的命运交织于一个风雨飘摇的夜晚。

时间是 1930 年，在河南与湖北边境的桐柏山区深山中

一家姓赵的贫农，刚出生的小妹刚被父亲卖给了别人，年幼

的哥哥赵永生正为此而哭闹。突然，家中迎来了一位不速之

客——伐木工人老何，他将地下党员董向坤和周医生的女

儿——刚出生的董红果寄养在了赵家。面对董红果这个新

成员，年幼的赵永生显得十分兴奋，亲生妹妹被父母卖走造

成的苦闷心情也随之好了很多，而本属于自己亲妹妹的名

字赵小花也顺理成章地变成了小婴儿的名字。

这便是影片的开头，关于之后的故事，熟悉党史的应该

都有所了解，自 1947 年 7 月开始，解放军正式对国民党吹响

了战略反攻的号角，刘邓大军强渡黄河，挺进大别山这一历

史事件也发生在这一年，而《小花》故事的发生地桐柏山脉，

正位于大别山的西面。

时间转瞬便来到了 1947 年，这十几年间，国民党部队在

当地司令丁叔恒的带领下在桐柏山区作威作福、横征暴敛，

小花的父母皆被其害死，哥哥赵永生也在两年前因躲避国

民党抓壮丁而加入共产党，从此兄妹二人再无音讯。

从古至今，每逢战乱，必有流离失所、破镜难圆，这是战

争环境在打破原有秩序的同时造成的一种难以避免的现

象。电影《小花》的故事，也随着小花（实际是董红果）的寻兄

之路而正式展开，最终也随着真正的赵小花与赵永生兄妹

相认而落下帷幕。

单看故事，以现在的主流视角来看似乎乏善可陈，但得

益于影片中饱满精湛的情感展现，辅以影片意向化。诗意化

的浪漫视觉风格，成片不落俗套、情真意切、虽说已过去数

十载，这部胶片老电影依然如封坛老酒，闻之余韵悠长。

《小花》上映于 1979 年，这也许是一个特殊的年份，面对

百废待兴的泱泱大国，急需出现让大众喜闻乐见的文艺作

品，扫荡之前以“八大样板戏”马首是瞻的错误导向。在北京

电影制片厂的推进下，深刻反映解放战争中人民情感、带有

鲜明写意风格的《小花》也应运而生，并获得了当年的百花

奖最佳影片。

氤氲于山间的红霞、蜿蜒曲折的长梯、长梯上零碎点缀

的红斑，那是成长为游击队员的赵小花搬运赵永生伤躯时

留下的血痕，正如《绒花》歌词中提到的那样：“花载亲人上

高山”“一路芬芳满山崖”……这些歌词，正是对于这段饱含

浪漫主义色彩之桥段的真实写照。

在故事最后的大决战阶段，随着渡河工事的修建完毕，

大批解放军冲过护城河，这部胶片电影也被覆盖上了一层

鲜红的色彩，为最后的大决战阶段染上了一层悲壮而高亢

的英雄主义底色。

总的来说，这部影片的成功，关键在于切中了时代的脉

搏，宏大叙事背景下解放军强烈的革命情感与政治责任感

之间存留的历史空白，留下的是浓缩于人与人之间强烈的

情感张力，而当这份张力通过影像触及人的内心，那就是情

感的支点决堤之时。

文艺家的担当
艺术作品的魅力

株洲首届瓷板画暨油画作品展开幕
罗遇真

9 月 2 日上午，株洲市首届瓷板画暨油画作品展开

幕式在株洲市第二工人文化宫一楼展厅举行。现场文

艺气氛浓厚，除参与开幕式的领导、嘉宾、艺术家、文艺

工作者，还涌入大量文艺爱好者、市民前来参观。

本次画展共组展优秀作品 158 幅，210 件作品，总

计 81 人入展。包括主题为红色文化、山水、人物、佛像、

花鸟等绘画作品，以及风格各异、别具匠心的书法作品

……在宽敞的展厅内，你可以尽情欣赏到来自株洲本

土艺术家以及省级、国家级著名书画家最好的作品。活

动持续两个月，市民可前往免费参观。

其中，株洲本土画家彭玲的一幅牡丹作品令人惊

艳。其花瓣形状飘逸优美、花瓣颜色浓淡相宜，重重花

瓣与交叠的花色，仿佛一团光芒，照亮了展厅一角。彭

玲是高级工艺美术师、陶瓷艺术大师，生在醴陵长在醴

陵，从事陶瓷美术创作几十年，工笔画功底深厚，她的

工笔画色彩渲染意境丰厚，无不舒展而大气。这幅牡丹

雍容华贵，色泽艳丽，栩栩如生。

另有一幅花鸟作品意境深厚，画家为周占平，醴陵

人，也是中国陶瓷艺术大师、工艺美术师。这幅画中有

荷叶、荷花、莲蓬，以及两朵生动的花骨朵。最美是腾飞

在荷塘之上的一只白鹭，飘逸优美，但眼神充满着力

量。白鹭的双翅有力地展开，翱翔于充满诗意的荷花与

荷叶之间，羽毛仙气飘飘，细长的腿显得高贵冷艳。整

幅画的构图非常精妙，颜色高级肃静，充满意境。

前来欣赏作品的市民在展厅内流连忘返，市民朱

女士介绍，感觉这是个艺术的海洋，可以近距离感受株

洲艺术界百花齐放的景象，感受艺术家们的天赋和勤

奋。“很多作品，无论笔法还是风格，无论色彩还是线

条，都栩栩如生，让人赏心悦目。”

市手工艺术协会会长黄文澜在活动介绍中提到，

艺术家们克服疫情的不利影响，用精品力作赞历史辉

煌，歌盛世伟业，绘山河风情，满怀豪情迎接党的二十

大召开，彰显了株洲文艺工作者的责任与担当。

在这些引人入胜的作品中，艺术家描绘了红色岁

月里的革命故事、普通老百姓的朴素生活，这是艺术家

们对人生、大义、责任、山河、群众的最好定义，只有心

间有大爱，方能笔下有乾坤。

为时代楷模立传 致敬脱贫攻坚一线

市作协主席张雄文新书
《燕啄红土地》《时代赤子》出版发行

郭亮

艺评

人们在画展展厅内欣赏作品。 罗遇真 摄

参展作品。


